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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发展、技能类型与农民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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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评估信息技术发展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 2015—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最

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等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信息技术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民工收入，而这种收入增长

是农民工工作时间延长以及小时收入下降的综合结果。2）信息技术发展通过减少工作时间以及更大幅度地提升

小时收入实现高技能农民工增收，通过延长工作时间以及微弱地提升小时收入实现中等技能农民工增收，通过较

大幅度延长工作时间以及显著降低小时收入实现低技能农民工增收。3）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这种差异化的结果，

最终使得农民工“省份-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显著拉大。相关政策需要致力于提升劳动力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以

及不断深化教育改革以应对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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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th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data from 2015 to 2017，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were used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is 

income growth is the comprehensive result of the increase of migrant workers' working hours and the 

decrease of hourly income.  2）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increase the income of high-

skilled migrant workers by reducing working hours and increasing hourly income to a greater extent， 

increase the income of middle-skilled migrant workers by increasing working hours and slightly increasing 

hourly income，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low-skilled migrant workers by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working 

hour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ing hourly income.  3） As a result of the differenti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come gap within the “province-industry”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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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ually widened significantly.  Policies need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workforce and deepening education reform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igrant workers； skill； income； income gap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收入提升是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

最核心维度之一［1］。农民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

202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共 2. 96 亿。在全球经济不

确定性加剧、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

下，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增收成效关系到能否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也事关中国共同

富裕目标的实现。近年来，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

术在各行各业加速渗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

2013—2021 年，各行业企业期末使用计算机的台数

从 3 653 万台增长至 6 139 万台。以农民工主要从

事的六大类行业为例（图 1），各主要行业的信息技

术渗透水平均呈现出了提升的趋势。信息技术作

为通用目的技术进步，其具备了通用目的技术明显

的渗透性特征。即，其能够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

与生活的方方面面［3-4］。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渗透

加快了“机器换人”进程，进一步带来技术性失业，

减少岗位数量［5］。同时，信息技术也会与其他产业

部门深度融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扩大企业生产

规模，增加用工岗位数量［6］。此外，信息技术发展与

应用也可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影响到劳

动力市场上的用工需求以及均衡工资［7］。整体而

言，信息技术对劳动力市场会产生全面且深刻的影

响，这给农民工的就业与增收带来了诸多新的机遇

与挑战。

在此背景下，关注信息技术发展对农民工收入

的影响显得尤为关键。国外学者聚焦机器人、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对劳动力就业与收入的影响

开展了系统的研究［8-11］。比如，Katz［8］发现技术进步

不会减少就业总量，但是一些与自动化技术互补的

高薪职业呈现了明显的高技能偏向。 Acemoglu
等［9］则发现技术进步带来了就业极化问题，高技能

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数量呈现增多趋势，而中等

技能劳动者呈现下降趋势。近几年国内学者也将

目光聚焦上述议题，并采用企业层级数据主要探讨

了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对中国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了差异化的结论。

如，王永钦等［6］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兴起对企业的劳

动力需求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且对不同技能的劳动

力就业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就业极

化现象，然而对企业用工的工资水平没有显著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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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民工从事主要行业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变化

Fig. 1　Changes in the application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main industries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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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李磊等［12］则发现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反而因机

器人使用显著上升。也有研究采用工业企业数据

发现，企业计算机使用比例的提升会显著地降低劳

动收入份额［13］。一些研究也开始聚焦新技术采用

对我国微观劳动力个体就业的影响。比如，有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机器人暴露度提

升会显著降低劳动参与率及小时工资，但显著增加

了工作时间［14］。而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则关

注到了信息技术发展对劳动力就业行为的影响，并

发现信息技术发展会显著地促进劳动力行业间流

动，同时发现信息技术渗透度提升显著降低行业常

规任务需求，增加非常规任务需求［15］。然而上述研

究并没有很好地揭示行业信息技术发展对微观个

体收入的影响以及其背后的驱动模式，尤其是没有

研究针对农民工这一庞大的就业群体开展分析。

本研究基于多期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等实证模型，聚

焦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探究“省份-行业”维度的信

息技术发展水平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及其背后的

驱动机制，以期能够为针对农民工就业与增收的相

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信息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

渗透性，其会与经济社会各行业、生产生活的各个

环节相互融合，带来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16］，而这

种渗透性决定了信息技术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具有广泛性和全局性［3］。在现有研究关注新技术应

用对劳动力市场影响分析的基础上［5-6］，本研究进一

步探索认为，信息技术发展会通过替代效应、创造

效应与协同效应影响农民工所处的就业市场，并最

终影响到农民工的收入、工作时间与收入差距。具

体如下：

替代效应。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使其

能够与其他劳动替代的技术（如机器人、人工智能

等）相结合，加速“机器换人”的进程，起到显著的替

代作用。具体而言，当新技术较之于劳动力更具比

较优势时，企业就会更多地应用新技术替代劳动

力，以达到节约成本及提高经营效率的目标［17］。假

定劳动力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信息技术在行业内的

应用带来的替代效应会使同行业劳动力需求减少，

进而降低均衡工资，影响劳动力的收入。有研究［18］

揭示了机器人的应用会引发“技术性失业”问题，尤

其是在低学历劳动力占比高、劳动保护弱以及市场

化程度高的地区上述影响会更加凸显。也有研

究［19-20］发现计算机化使得制造业就业岗位持续减少

以及常规就业岗位的消失。

创造效应。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直接促进企

业经营成本的降低以及生产经营效率的提高，进而

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会倾向于扩大经营规

模，这进一步促进用工需求的提升［21-22］。有研究［23］

发现在产品市场垄断程度低的时候，信息化会促进

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提升。同时，信息技术在各个

行业领域的渗透，有助于企业增加不易被新技术替

代的岗位需求，这有助于促进企业提高用工工资水

平。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会使得产品的生产成本下

降，进一步地降低消费品价格，间接提升劳动力收

入，这会引致新的消费产生，进一步作用于产品市

场，促进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带来新的就业岗位［6］。

此外，企业产品成本的降低会导致产业链下游企业

生产成本的下降，进而促进下游行业企业通过追加

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发挥就

业创造效应［24］。

协同效应。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可能通过在企

业内部、企业与企业间、上下游产业间发挥粘合剂

式的协同作用，这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收益以

及企业用工的策略选择，最终影响农民工所在的劳

动力市场。具体而言，一方面，信息技术在生产过

程中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内部各要素之间衔

接配合的契合度，降低摩擦成本，提高运行效率［4］。

而这进一步影响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生产规模、

用工数量与给付给工人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新

技术在行业内广泛应用也有助于促进上下游产业

间、企业与企业间的沟通合作，降低交易成本，进一

步促进企业利润空间扩大 ，利于企业经营规模

扩张。

然而，信息技术发展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可能

会因个体的技能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普通劳动

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25］。具体地，对于高技

能的劳动力而言，其所处就业岗位被替代的风险相

对较低，即使所处的岗位被替代，其也能够通过较

强的学习与适应能力胜任新的就业岗位，较好地应

对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冲击，这一类劳动力在劳动力

市场上有较高的工资议价能力，在新技术应用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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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更加可能实现福利改善。而对于技能偏低的

农民工而言，其所处就业岗位被替代的风险更大，

其面临的就业处境相对恶劣，当面临新技术冲击

时，低技能农民工的工资议价能力相对较弱，其可

能会面临工资率下降的风险，为了更好地维持收入

水平，他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或在不同的

岗位间进行频繁变化。也就是说，信息技术发展与

渗透下，不同特征农民工可能会面临着差异化的福

利状况，而这可能带来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综

上，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当替代效应大于创造效应与协同效应

时，信息技术发展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均

衡工资。

假说 2：当创造及协同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信

息技术发展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提升均衡工资。

假说 3：信息技术发展对不同技能水平农民工

的收入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

2　数据、模型与识别策略

2.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该数据是国家卫生健康委自 2009 年起一

年一度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覆盖

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流动人

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统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

下同）。聚焦本研究关注的问题，主要采用 2015、
2016 以及 2017 年的调查数据开展分析。同时，仅保

留户籍为农村、流动原因为务工或外出经商、工作

时间大于 0 且有收入的样本。此外，本研究也采用

《中国统计年鉴》［2］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6］的数据

构造“省份—行业”维度的信息技术发展情况指标。

由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中未收集农林牧渔、金

融业和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行业的信息技术发展

相关数据，因此在实际分析中将农民工在上述行业

工作的样本剔除，最终保留的是在采矿业；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

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等 16 个行业工作的样本，最终保留样本超过 31 万。

2. 2　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如下实证模型估计信息技术发展

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ln (Y ijpt )= β0 + β1 ln ( IT jpt )+ β2 CV + εijpt （1）
式中：Y ijpt 为 t 年来自 p 省份 j 行业的个体 i 上一个月

的工资收入或纯收入情况，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将

收入数据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 1978 年为

基期进行折算。IT jpt 为 p 省份 j 行业 t 年的信息技术

发展水平。β1 为弹性系数，即表示 p 省份 j 行业 t 年

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提升 1% 会使农民工月收入提

升的百分比。本研究采用信息技术渗透度度量信

息技术发展水平，具体而言，在实证估计过程中参

照宁光杰等［15］，分别采用“省份 -行业”维度的每万

人拥有的计算机台数以及每万人实现的电子商务

销售额表征“省份 -行业”维度的信息技术渗透度。

然而，考虑到分省份分行业的上述指标并不可得，

因此，借鉴已有研究［15，27-28］，采用如下公式测度“省

份-行业”维度的信息技术渗透度指标：

IT jpt = é

ë
ê
êê
ê labor jp,t - 1

labor j,t - 1
× IT jt

ù

û
úúúú× 1

labor jpt
（2）

式中：IT jt 为全国 t 年 j 行业拥有的计算机台数或实

现的电子商务销售额情况。参照王永钦等［5］的研

究，按照各地区特定行业占全国对应行业的就业份

额将全国信息技术发展的总量数据分解到各个行

业。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表现可能

和地区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反向因

果的关系，因此在进行就业份额计算时，采用滞后

一 期 的 就 业 份 额 作 为 分 解 依 据 。 具 体 而 言 ，

labor jp，t - 1 为 t - 1 年 p 省份 j 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数。 labor j，t - 1 为 t - 1 年全国 j 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数。
labor jp，t - 1

labor j，t - 1
× ITjt 即为各省份的信息技术发展

水平，labor jpt 为 t 年 p 省份 j 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数（万人），通过式（2）的计算得到的 IT jpt 为 t 年 p 省 j

行业每万人拥有的计算机数量或实现的电子销售

额度。上述计算中涉及到的计算机数量或电子商

务销售额数据来自于 2016—2018 年《中国统计年

鉴》［2］，涉及到的就业指标数据来自于 2015—2018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6］。

参照宁光杰等［15］，式（2）中 CV 表示一组包含个

体特征、省份特征等在内的控制变量。其中，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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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民

族、是否在婚、同住的人数、流动到本地的年限。同

时，本研究将农民工受教育状况进行分类以区分农

民工的技能类型，将其放入模型。模型中也加入一

些随时间变化的省份层面的变量，包括城镇登记的

失业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比情况。此外，本研究也将调查年份的虚拟变量

放入模型。表 1 呈现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在农民工群体中低技能劳动力

占比达到 70%，而高技能劳动力仅为 8. 9%。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月收入  Monthly income

信息技术发展_计算机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Computer
信息技术发展_电商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Electronic business

男性  Male

年龄  Age

年龄的平方  Age squared

汉族  Han nationality

在婚  At marriage

同住人数  Number of roommates

流动年限  Migration years

低技能  Low skill

中等技能  Middle skill

高技能  High skill

失业率  Unemployment rate

人均可支配收入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Proportion of value added of 
tertiary industry
2015 年调查数据

Survey data in 2015

2016 年调查数据

Survey data in 2016

2017 年调查数据

Survey data in 2017

变量定义

Variable definition

月收入，元，取对数

每万人拥有的计算机数量，台，取对数

每 万 人 实 现 的 电 子 商 务 销 售 额 ，百 万 ，取

对数，

1=是；0=否

岁

岁

1=是；0=否

1=是；0=否

人

此次流动持续时间

接受了初中及以下阶段教育=1；其他=0

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1；其他=0

接受过高等教育=1；其他=0

城镇登记失业率

元，取对数

%

1=是；0=否

1=是；0=否

1=是；0=否

样本量

Sample size

317 128

317 320

317 320

317 265

317 265

317 265

317 265

317 265

317 265

317 265

317 265

317 265

317 265

317 320

317 320

317 320

317 320

317 320

317 320

均值

Mean

6. 232

7. 804

3. 545

0. 593

36. 215

1 404. 843

0. 923

0. 805

2. 871

5. 240

0. 701

0. 210

0. 089

3. 139

8. 182

0. 490

0. 404

0. 306

0. 290

标准差

SD

0. 556

1. 160

2. 565

0. 491

9. 662

744. 285

0. 266

0. 396

1. 215

5. 304

0. 458

0. 408

0. 285

0. 622

0. 354

0. 085

0. 491

0. 461

0. 454

注：收入、销售额数据均按照 1978 年为基期进行折算。

Note： The income and sales data are converted according to 1978 as the bas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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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识别策略

尽管在式（1）中，本研究已经加入了个体多维

度的特征变量、省份固定效应、省份维度的多个随

时间变化的变量以及年份虚拟变量。同时，在构

造省份 -行业维度信息技术发展水平时也对就业

份额数据做了滞后一期处理，因此反向因果带来

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带来的挑战较小。然而，

仍旧存在一些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地区特征

会同时影响到地区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农民

工的收入情况。因此，本研究计划采用工具变量

法作为核心识别策略。参照已有研究［15，17，29］，构造

了和宁光杰等［15］比较接近的变量①，即美国各行业

信息技术水平的发展变化情况，作为中国“省份 -
行业”维度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具体

的构造方式如下：

IV jt = é

ë
ê
êê
ê IT j,t - 5

employment j,t = 2000
- IT j,t - 10

emploment j,t = 2000

ù

û
úúúú×

labor j,t - 1

labor t - 1
（3）

式中：employment j，t = 2000 为美国 2000 年就业人员总

数数据；IT j，t - 5 为样本调查年份前 5 年时美国计算

机设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以 2010 年为基期折算）；

IT j，t - 10 样本调查年份前 10 年时美国计算机设备固

定资产形成总额。以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

据为例，在计算 2017 年中国各行业信息技术发展水

平的工具变量时，此时采用的美国的计算机设备固

定资产形成总额为 IT j，t - 5 和 IT j，t - 10 分别对应 2012

和 2007 年，以此类推。
labor j，t - 1

labor t - 1
为 j 行业 t - 1 期就

业人数占各行业就业人数的总数的比例。通过计

算得到的 IV jt 即为中国省份-行业维度信息技术发

展 水 平 的 工 具 变 量 。 上 述 数 据 主 要 来 自 于

WORLD KLEMS 数据集，其中计算机设备固定资

产形成总额来自于公开数据中美国的资本表、就业

情况的数据来自于美国国民核算账户表。

选择由以上方式构造的工具变量有如下原因：

第一，调查年份前期几年美国各行业的信息技术发

展水平在全球信息技术发展方面具有一定引领作

用，对中国各行业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有积极的影

响，满足相关性的要求；第二，较早年份美国的信息

技术发展水平并不会直接作用于中国的劳动力市

场并影响农民工的收入，这满足排他性的要求。

3　实证分析结果

3. 1　基准回归

基 于 最 小 二 乘 法（OLS）的 估 计 结 果 显 示

（ 表 2），信息技术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收

入。具体而言，模型（1）和（2）的估计结果显示，当

不加入个体和省份特征时，每万人拥有的计算机

数 量 提 升 1%，会 使 得 农 民 工 月 收 入 显 著 提 升

1. 6%，当加入个体和省份特征后，每万人拥有的

计算机数量提升 1%，会使得农民工月收入显著提

升 2. 3%。模型（3）和（4）的结果显示，当不加入个

体和省份特征时，以每万人实现的电商销售额表

征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提升 1%，则农民工的月收

入显著提升 0. 4%。当加入个体和省份特征后，每

万人的电商销售额提升 1%，则农民工的收入显著

提升 0. 8%。

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预期保持一致。男性

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伴随着年龄

的增长，农民工的收入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态势，

拐点在 35 岁附近，而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农民工

人力资本普遍偏低，从事的多为重复性的对体力等

要求更高的工作。汉族、处于在婚状态的个体收入

更高。家庭同住人数越多，个体的收入越高，这可

能是因为同住人口多，会有家人进行孩子的照料，

减轻了农民工生活压力，使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投

入工作，获得收入。个体流动到本地的年限越长，

其收入越高，这可能是农民工在本地流动时间更

长，则其对就业市场上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信息

不对称相对较弱，其能够匹配到更加合适的工作。

个体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其收入越高。地区的特

征也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地区

失业率越高，则其收入越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越高，则农民工

的收入越高。

①与该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是按照美国各行业就业人数占行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将美国计算机设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变化情况分解到各个

行业，而非按照中国各地区分行业的城镇就业人员占各地区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分解到各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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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息技术发展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migrant workers’ income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信息技术发展_计算机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Computer

信息技术发展_电商销售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Electronic business

男性  Male

年龄  Age

年龄的平方

Age squared

汉族

Han nationality

在婚

At marriage

同住人数

Number of roommates

流动年限

Migration years

中等技能

Middle skill

高技能

High skill

城镇失业率

Unemployment rate

人均可支配收入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第三产业比重

Proportion of value added of tertiary industry
调查年份  Survey year
截距项

Constant
观测值  Observation
R2

模型（1）
Model（1）

0. 016***

（0. 001）

控制

6. 118***

（0. 007）
317 128
0. 002

模型（2）
Model（2）

0. 023***

（0. 001）

0. 262***

（0. 002）
0. 042***

（0. 001）
-0. 001***

（0. 000）
0. 045***

（0. 004）
0. 132***

（0. 003）
0. 005***

（0. 001）
0. 001***

（0. 000）
0. 090***

（0. 002）
0. 207***

（0. 003）
-0. 023***

（0. 002）
0. 203***

（0. 004）
0. 119***

（0. 017）
控制

3. 346***

（0. 034）
317 128

0. 125

模型（3）
Model（3）

0. 004***

（0. 000）

控制

6. 229***

（0. 003）
317 128
0. 002

模型（4）
Model（4）

0. 008***

（0. 000）
0. 264***

（0. 002）
0. 043***

（0. 001）
-0. 001***

（0. 000）
0. 047***

（0. 004）
0. 132***

（0. 003）
0. 005***

（0. 001）
0. 001***

（0. 000）
0. 091***

（0. 002）
0. 211***

（0. 003）
-0. 022***

（0. 002）
0. 188***

（0. 004）
0. 156***

（0. 017）
控制

3. 600***

（0. 032）
317 128

0. 124

注：*、**、***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模型（1）和（3）未加入个体和省份特征作为控制变

量，模型（2）和（4）加入了个体与省份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模型（1）和（2）采用每万人使用的计算机台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模型（3）和

（4）采用每万人实现的电商销售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Note： *，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level of 10%， 5% and 1%，respectively.  Steady standard error is included in parentheses.  

The same below.  Model （1） and （3） did not add individual and province characteristics as control variables， while Model （2） and （4） 

added individual and province characteristics as control variables.  Model （1） and （2） use the number of computers used per 10 000 people 

as the key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Model （3） and （4） use the e-commerce sales per 10 000 people as the key explanatory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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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稳健性检验

3. 2. 1 变换解释变量与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采用每万人拥有的企业网站数量以及每万人实

现的电商采购额来度量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表 3模型

（1）和（2）的估计结果显示，信息技术发展仍旧能够显

著提升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具体而言，每万人拥有的

企业网站数量提升 1%，则农民工收入显著提升

1. 3%。每万人实现的电商采购额提升 1%，则农民工

收入也显著提升 1. 3%。考虑到一些随时间不变的地

区因素也会同时影响到地区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以

及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在模型中

加入省份的固定效应，模型（3）和（4）的估计结果显

示，信息技术发展对农民工收入仍旧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具体而言，每万人拥有的企业网站数量提升 1%，

则农民工收入显著提升 1. 5%。每万人实现的电商采

购额提升 1%，则农民工收入也显著提升 1. 2%。

3. 2. 2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进一步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识别信息技术

发展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

显示，变量的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 Anderson-Rubin
外生性检验的 F 值为 83. 62，拒绝了信息技术发展

指标外生的假定。同时，美国各行业的信息技术发

展水平对采用不同指标测度的中国各行业的信息

技术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①，这也在实证上

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满足了工具变量法对相

关性的要求。此外，Staiger 等［30］指出，在模型中只

有一个内生变量的情况下，一阶段回归的 F 检验值

如果大于 10，则认为模型估计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

问题。一阶段估计的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值

均远大于 10 这一经验判断值，表明本研究模型估计

①考虑到中国的行业分类略有差异，在进行行业匹配的过程中，无法将中国农民工从事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美国的特定行业进行有效匹配，因

此，在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过程中损耗了近 2 000 个样本，样本损耗率占总样本的 0.6%。限于篇幅，一阶段的详细结果不在此汇报，如

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表 3　信息技术发展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migrant workers’ income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信息技术发展_网站数量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 Number of websites

信息技术发展_电商采购额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 Amount of 
e-commerce purchases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调查年份  Survey year

省份固定效应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截距项

Constant

观测值  Observation

R2

模型（1）
Model（1）

0. 013***

（0. 001）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3. 518***

（0. 033）

317，128

0. 123

模型（2）
Model（2）

0. 013***

（0. 000）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3. 606***

（0. 032）

317，128

0. 126

模型（3）
Model（3）

0. 015***

（0. 001）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18. 217***

（1. 462）

317，128

0. 141

模型（4）
Model（4）

0. 012***

（0. 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18. 765***

（1. 459）

317，128

0. 143

注：模型（1）和（3）未控制省份固定效应，模型（2）和（4）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模型（1）和（2）采用每万人使用的计算机台数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模型（3）和（4）采用每万人实现的电商销售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Note： Model （1） and （3） do not control the fixed effects of the province， and Model （2） and （4） control the provincial fixed effects.  Model 
（1） and （2） use the number of computers used per 10 000 people as the key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Model （3） and （4） use e-

commerce sales per 10 000 people as the key explanatory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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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表 4），信息技术发

展水平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具体而言，

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每万人拥有的计算机数

量提升 1%，会使得农民工月收入显著提升 2. 7%。

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每万人实现的电商销售

额 提 升 1%，会 使 得 农 民 工 月 收 入 显 著 提 升

0. 5%。

3. 3　信息技术发展如何驱动农民工收入增长

在论证了信息技术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

收入的情况下，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信息技术发展驱

动农民工增收的机制是什么？即，是因为农民工劳

动时间变化还是小时收入的变化带来了上述结果？

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表 5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显示，信息技

术发展对农民工的增收作用主要是通过农民工更

多的劳动时间投入而非小时收入的提升实现。具

体地，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对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每万人

拥有的计算机台数提升 1%，则农民工月工作小时

数显著提升 4. 4%。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信息

技术发展水平对农民工的小时收入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每万人拥有的计算机台数提升 1%，则农民

工小时收入显著降低 1. 7%。

3. 4　信息技术发展对不同技能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尽管前述分析发现了农民工增收主要靠工作

时间的显著增长弥补小时收入的降低实现，但仍未

揭示不同技能类型农民工在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

的收入增长模式。参照 Giuntella［14］的研究，进一步

按照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划分技能类型。具体地，将

最终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

的农民工分别界定为低技能、中等技能以及高技能

农民工。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表 6），
不同技能类型农民工的收入驱动模式存在显著差

异。具体地，计算机在行业中的渗透度提升 1%，使

得低技能农民工的收入显著提升 1%，而这样的结

果是由于低技能农民工劳动时间显著提升以及小

表 4　信息技术发展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Table 4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migrant workers’ income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信息技术发展_计算机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Computer

信息技术发展_电商销售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 Electronic business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调查年份  Survey year

省份固定效应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截距项

Constant

观测值  Observation

R2

模型（1）
Model（1）

0. 027***

（0. 003）

控制

控制

控制

18. 529***

（1. 463）

315 202

0. 142

模型（2）
Model（2）

0. 005***

（0. 001）

控制

控制

控制

19. 163***

（1. 463）

315 202

0. 141

注：模型（1）采用每万人使用的计算机台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模型（2）采用每万人实现的电商销售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Note： Model （1） uses the number of computers used per 10 000 people as the key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Model （2） uses 
the e-commerce sales per 10 000 people as the key explanatory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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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信息技术发展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和小时收入的影响

Table 5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on migrant workers’ working hours and hourly income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信息技术发展_计算机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Computer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调查年份  Survey year

省份固定效应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截距项

Constant

观测值  Observation

R2

模型（1）
Model（1）

0. 044***

（0. 002）

控制

控制

控制

-4. 142***

（1. 226）

315 278

0. 057

模型（2）
Model（2）

-0. 017***

（0. 004）

控制

控制

控制

-3. 110**

（1. 223）

315 278

0. 065

注：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为工作时间的对数；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为小时收入的对数。

Note： The explained variable of Model （1） is the logarithm of working time； The explained variable of Model （2） is the 
logarithm of the hourly income.

表 6　信息技术发展对不同技能农民工月收入、工作时间及小时收入的影响

Table 6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monthly income， working hours and hourly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different skills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信息技术发展_
计算机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Computer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调查年份

Survey year

省份固定效应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截距项

Constant

观测值 Observation

R2

月收入的对数

Logarithm of monthly income

低技能

Low skill

0. 010**

（0. 004）

控制

控制

控制

19. 073***

（1. 745）

221 260

0. 119

中等技能

Middle skill

0. 049***

（0. 006）

控制

控制

控制

14. 460***

（3. 214）

66 122

0. 143

高技能

High skill

0. 048***

（0. 005）

控制

控制

控制

6. 055
（4. 874）

27 820

0. 253

工作时间的对数

Logarithm of working hours

低技能

Low skill

0. 068***

（0. 003）

控制

控制

控制

-3. 798**

（1. 487）

221 312

0. 037

中等技能

Middle skill

0. 020***

（0. 004）

控制

控制

控制

-2. 908
（2. 550）

66 140

0. 051

高技能

High skill

-0. 007**

（0. 004）

控制

控制

控制

-2. 708
（3. 555）

27 826

0. 042

小时收入的对数

Logarithm of hourly earnings

低技能

Low skill

-0. 058***

（0. 005）

控制

控制

控制

22. 879***

（2. 290）

221 223

0. 087

中等技能

Middle skill

0. 029***

（0. 007）

控制

控制

控制

17. 387***

（4. 079）

66 109

0. 105

高技能

High skill

0. 055***

（0. 007）

控制

控制

控制

8. 796
（5. 914）

27 809

0.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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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收入显著下降的结果，也就是说低技能农民工主

要依靠劳动时间的增加弥补小时收入下降的损失，

这样的结果与 Giuntella［14］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

据得到的结论一致。中等技能农民工收入增长的

驱动模式则有一定的差异性。计算机在行业中的

渗透度提升 1%，中等技能农民工的收入显著提升

4. 9%，这是劳动时间有一定提升以及小时收入有

一定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对于高技能的农民

工而言，计算机在行业中的渗透度提升 1%，则高技

能农民工的收入显著提升 4. 8%，其收入增长的驱

动模式则依赖于小时收入的显著提升以及工作时

间的显著下降。这样的结果也揭示了信息技术发

展体现出了明显的技能偏好。

3. 5　信息技术发展对农民工收入差距的影响

信息技术发展带来了不同技能劳动力不同比

例的收入增长。那么，信息技术到底对农民工收入

差距产生了何种影响？为了回答该问题，本研究进

一步计算了“省份—行业”维度农民工收入的基尼

系数与泰尔指数，并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了信息技

术发展对农民工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表 7 的估计

结果显示，信息技术发展水平提升显著增加了农民

工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具体而言，模型（1）和（3）
的估计结果显示，每万人拥有计算机的台数增加

1%，则基尼系数提升 0. 035，泰尔指数提升 0，058。
模型（2）和（4）的估计结果显示，每万人电商销售

的金额提升 1%，则基尼系数提升 0. 006，泰尔指数

提 升 0. 011。 考 虑 到 行 业 内 平 均 Gini 系 数 以 及

Theil 指数分别为 0. 294 与 0. 178，信息技术发展对

“省份—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经

济意义。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信息技术在各产业不断渗透深刻影响着中国

的劳动力市场。本研究基于 2015—2017 年中国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聚焦农民工群体，实证

探讨信息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其收入。结果显示，信

息技术发展显著地提升了农民工收入，但是这种收

入的增长主要通过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延长以及小

时收入的下降实现。信息技术发展对不同技能农

民工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其通过促进低技能农民

工大幅度地提升劳动时间以及降低小时收入实现

微小的收入增长，通过促进中等技能农民工劳动时

间以及小时收入的双提升实现收入的较为明显增

长，通过大幅度提高高技能农民工小时收入以及显

著降低劳动时间保持了收入的显著增长。此外，信

息技术发展显著地扩大了行业内农民工的收入

差距。

本研究有如下政策含义。第一，从信息技术发

展实现了不同技能农民工普遍增收的视角看，国家

应该持续推动各行业信息技术发展水平提升。第

二，考虑到在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逐渐提升的过程

中，低技能农民工通过大幅度提升劳动时间弥补小

表 7　信息技术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Table 7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on income inequality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信息技术发展_计算机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 Computer

信息技术发展_电商销售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_Electronic business

截距项

Constant

观测值  Observation

R2

模型（1）
Model（1）

0. 035***

（0. 000）

1. 446***

（0. 131）

299，828

0. 284

模型（2）
Model（2）

0. 006***

（0. 000）

2. 251***

（0. 125）

299，828

0. 354

模型（3）
Model（3）

0. 058***

（0. 001）

2. 633***

（0. 191）

299，828

0. 016

模型（4）
Model（4）

0. 011***

（0. 000）

3. 986***

（0. 171）

299，828

0. 281

注： 模型（1）和（2）的被解释变量为基尼系数；模型（3）和（4）的被解释变量为泰尔指数。

Note： The explained variable of Model （1） and （2） is the Gini index； The explained variable of Model （3） and （4） is the Thei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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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收入损失，相关部门需要更多地关注低技能农民

工的劳动保护问题。第三，信息技术驱动不同技能

农民工差异化的增收模式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带来

的农民工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关

注，需要增加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支出，提升劳动力

和信息技术的互补性。具体而言，中国应该构建合

适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大旨在提升已经在劳动力

市场上的农村低技能劳动力信息技术领域的培训；

同时，不断深化教育改革，进一步重视对学生计算

机使用技能的培养，进而提升农村劳动力应对信息

技术不断向各产业渗透这一新局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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